
说起 2019 年上海新诞生的文化地标，不能不提上音歌剧院。它不仅是一座凝聚了多方心血、来之不易的新建筑，更以几代上音人的梦想为底色，点亮了建筑所在

的整个街区。

说起如今上海市民的公共文化生活，不能不提思南公馆。它所依托的思南路花园住宅区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群中的典型代表。很多市民热爱、钟情于这个街区的

风范与格调，却未必知道，这个街区也曾黯淡、破败，直到 1999 年前后，开始孕育新的活力。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邵甬教授，是这两个街区焕发新生背后最主要的见证者、参与者之一。回眸上海历史街区保护与再生 20 年来路，邵甬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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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街区保护，需有十年磨一剑定力
■ 本报记者 柳森

一双上海老字号绣花鞋
的台北奋斗史

■ 周天柱

◇ 观察 ◇

商家老字号， 历来是城市亮丽的名片。

最近，去我国台湾参观、访问，有机会实地了
解了上海老字号“小花园”在宝岛的发展，真
是让我大开眼界。

从台北捷运西门站 6号口出站后，峨眉
街上一间不起眼的店面引起我的兴趣。

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上刻着“小花园女
鞋公司”7个繁体大字。 明亮的大橱窗内，摆
放着一双双簇新的绣花女鞋。 步入店内，绣
花鞋漂亮的鞋面上精心绣缀的牡丹、 凤凰、

菊花、梅花争奇斗艳，艳红、绛紫、翠绿或鲜
黄，把店堂点缀得如同店名“小花园”一般花
团锦簇。

1936年，小花园绣鞋店在上海创立，后
迁至台北。面对我这位上海来客，年过七旬
的“小花园”第三代传人陈弘宜十分高兴。

谈起该公司屹立不倒的秘诀， 他用一句话
吐露真谛———“限量发行，让顾客永远有新
鲜感。”

真正做到这一点极为不易。所谓“限量
发行”，擅长念“鞋经”的陈弘宜将现代与传
统绣花鞋做了比对， 后者因为缠足缘故，两
脚大小不一，必须一只只脚测量，一双双鞋
做，相当费功夫。由于价格高，只有富人家的
女性才穿得起。现代绣花鞋虽不用费力量脚
定制，但由于绣花仍须手工，不能像其他鞋
子可用机器生产，因此数量依然不多。

谈及“新鲜感”，陈弘宜坦陈公司的设计
团队能将传统融入新潮。为了抓住商圈年轻
消费者的心， 以及应对时尚潮流推陈出新，

陈弘宜仍不时翻阅流行杂志， 四处走动观
摩，激发创意。

他说店内以丹宁布（粗斜纹布）做成的
绣花鞋，还有绒布面娃娃鞋，都是他观察市
场后的改良款，深受年轻人喜爱。与传统绣
花鞋最大的不同，就是牛仔布和绒布必须以
机制刺绣，绣线也改用棉线。

据陈弘宜的观察，光顾“小花园”的客户
从 18岁到 80岁都有， 大致可分成四类：年
纪大又有复古情怀的外地老太太；过去穿木
屐， 没有机会试过绣花鞋的本地老太太；赶
时髦、追新潮的年轻女性；慕名前来的日本
观光客。

如果绣鞋一成不变， 就算制作得再精
美、手工再好，也不能长久维持。现在的“小
花园”店内，除了可以看到祖父辈、父辈留下
来的传统绣花鞋和室内拖鞋式样，改良型的
绣鞋也比比皆是。

“你看，这双鞋就是我设计的，”陈弘宜
指着一双户外可穿的绣花拖鞋说，“此鞋保
留精美的绣花鞋面， 中底和鞋里改以皮面，

再配上塑料鞋底，美观、舒适、耐穿。”

陈氏绣鞋的鞋头也花样百出，把时下流
行的方头、尖头等一一纳入，再配上平底、高
跟、细跟的各种搭配，让“小花园”的绣花鞋
充满流行、时尚的新味。而最让陈弘宜得意
的是，橱窗里陈列的一双被称为“大红娇”的
绣花鞋堪称“镇店杰作”。红绒鞋面上，龙与
凤翩翩起舞。它与新婚礼服巧配，开拓出一
片吸引人眼球的崭新天地。

陈弘宜告诉我， 他会根据市场不同需
求，设计不同鞋面的绣花图案，再交由老师
傅飞针走线。一般一种图案只做 10双鞋。只
有预计销售趋势特好的鞋样，才大胆预做 20

来双。限量发行，花色独特，是“小花园”立足
的精髓所在。 仅 20多双新颖款式销售完后
即断供，顾客完全不必担心自己所穿的绣花
鞋会满街皆是。

还有就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价格。与一
般皮鞋、球鞋、布鞋最大的不同是，绣花鞋
不太耐穿，常穿的寿命仅两三个月，为此
成本与定价都不能太高。现今“小花园”传
统绣花鞋均价为 500 元新台币 （1元人民
币约合 4.51 元新台币）， 最贵的也不超过
1200 元新台币，相当于流行鞋款一半不到
的价钱，非常实在。

走过 70 多年历程的“小花园”，一度也
曾跌入谷底。 店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绣花
鞋。鞋面上一朵朵牡丹、菊花，一只只凤凰、

飞龙也都存放在仓库里， 一待就是好些年。

有趣的是，卖不出去的滞销鞋款或试穿变形
的鞋都由陈弘宜的太太接收。 陈太太还笑
言， 应尽量多挑些大尺码的鞋供客人试穿。

只因太太脚大，只要鞋一显旧了，她就可以
换穿。

在陈弘宜接手“小花园”20年后，吹起复
古风。绣花鞋变成复古的代表经典，流行时
装、牛仔裤配上绣花鞋，更能展现出女人细
致与温柔的风姿。

“小花园”的新款一上架很快就售罄。但
一向随性自在的陈弘宜并没有乐昏头，还是
按老规矩营业，正午 12时开店，18时准时打
烊。每天店还没开门，急欲购鞋的顾客就已
排成了长龙。傍晚时分，还有不少鞋迷央求
老板晚点关门。

（作者系上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摘编
自上观新闻“港澳台”栏目）

没有先例的探索

解放周一：十余年前，您第一次踏入如今
思南公馆所在的街区，当时是怎样一个印象？

邵甬：印象很深刻，当时拍的很多照片至
今还留着。

最开始的印象，就是感觉整个街区年久失
修。房子破破的，环境看上去杂草丛生，花园很
大，但疏于打理。整个街区里，房子、院子内外
搭建情况非常严重，几乎看不出原来的建筑到
底是什么样子。

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这里“72 家房
客”的现象比较严重。当时，为了确认一栋楼到
底住了几户人家， 我们经常通过数电表去确
认。进入住宅，情况也比想象中杂乱。有些建筑
的主要结构还在，但内部已经残破不堪。

解放周一：如今，经常会有人把城市更新
比作给城市有一定历史年份的区域“动一场手
术”。你们当时是怎样确立“手术方案”的？

邵甬：这个街区所在地属于如今已并入黄
浦区的卢湾区。当时的卢湾区规划局委托我们
做一个研究， 起因是这块区域马上要开发了，

已经有了开发计划。 按照当时的开发计划，除
了周公馆这几栋花园洋房不拆以外，其他没有
保护身份的建筑可以拆。 把它们拆掉以后，准
备建一个高层住宅楼。

这其实是上世纪 90年代非常普遍的一个
做法，因为你不是保护建筑，也没有任何保护
措施。那么好的地段、那么好的交通区位，如果
做成高层住宅楼， 真金白银马上可以看得到。

这个开发计划当时已经有了。 对我们来讲，当
时最大的问题， 就是怎样去改变原有的计划。

这个很难，于是，我们就开始做调查和研究。

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地块里
的所有建筑，一个一个地做调查。我们到档案
馆把历史建筑的原始资料都调出来，仔细了解
每一个建筑最初的格局，然后再到现场去一一
对应，先把所有建筑的初始特征搞清楚。

第二部分的工作是研究整个区域的功能。

当时研究下来，我们发现这个街区真正有价值
的不仅仅是周公馆这几栋房子。 梳理整个区
域建筑发展脉络，我们能够看到上海城市百年
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不仅是这里的建筑，就
连沿复兴中路、思南路的梧桐树，整个街区内
部的大树、围墙、街巷，都是这个街区价值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还只是这个街区价值的物质性
层面。

这个街区人文价值的部分，是我们在做每
个建筑的调查时，一个个挖掘出来的。比如，沿
着复兴中路有一栋房子，是柳亚子曾经著书的
地方。 思南路 95号原来是梅兰芳在上海的住
宅。还有很多翻译家、音乐家、文学家在这里生
活过。当然还有周恩来、董必武等当时在周公
馆居住过。这个街区所承载的人文信息如此丰
富，是我们此前没想到的。随着调查不断深入，

慢慢地，整个街区物质、非物质的价值与特色
逐渐立体了起来。

这一切让我们愈发觉得，不能只是保护那
么几栋房子， 而是应该对这个街区进行整体
性保护，并形成一个规划。如果按原计划把这
里变成一个高层住宅区，会给更远的未来留下
遗憾。

在这个规划里面，我们明确地提出：第一，

这个街区应该从建筑的保护转向历史环境的
保护。第二，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建筑保护下来、

留存下来就好了，还要把它们的价值充分地发
挥出来。这里所说的价值，不仅有历史的价值、

艺术的价值，还有由建筑、街区衍生出来的社
会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等等。明确这个大方向
很重要。后面，我们基本上就是循着这个方向
往前走的。

思南公馆的幸运

解放周一：当时，这一系列工作背后最大
的挑战是什么？

邵甬：最难的是说服工作。因为如果按照我
们这个方向去推进的话，第一，不可能马上实现
经济价值；第二，没有先例。上海单体建筑保护
的案例上世纪 90年代就有了，但是，对成片的
街区进行整体性保护，实属首次。

当时的方向，我们很清楚，我们很坚持，但
管理方和开发商还不太能够确定。历史街区保
护与再生前期需要为修缮和房屋置换投入巨
大资金，钱从哪里来，什么时候能够收回？按照
原计划，思南路和复兴中路都要拓宽，而按照
我们的建议，这路是没法拓宽了，否则复兴中
路南面第一排房子就面临拆除。 这下怎么办？

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最难的是达成一个共同的目
标。不记得汇报了多少次、讨论了多少次，大家
从一开始心里都没底，到后来，一起想办法，为
整个方案寻找可行的切入点，得到市、区领导
的支持，得到开发商的支持。

现在回过头去看， 在那样一个时间段里，

思南公馆是很幸运的，并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
自己的保护道路。 如果当时大家都说不可能，

都没有在方向明确后一起想办法，就没有思南
公馆的今天。

解放周一：如今再回望，您有没有留下什
么遗憾，或者觉得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邵甬：我感觉，保护规划明确了以后，在空间、

景观、建筑的设计等部分可以再多斟酌一下。

历史街区建筑的保护一般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老建筑的修缮，把老建筑的特征重新
找回来。在这一块，当时我们还是很精益求精
的。

另一部分就是新建筑如何融入既有的环
境氛围。在当时的思南路历史街区里面，有一
些乱搭乱建的情况， 还有一些建筑年久失修，

周边路段的施工加速了它们的破败。按照我们
的规划，这部分房子基本上需要拆除，拆除了
之后，就面临如何在“空余”出来的空间里新建
一些建筑的问题。

为此，我们明确了新建建筑一定不要做成
“仿古建筑”的原则，要求新建筑的高度、材料、

颜色等要和历史环境相契合，还要在此之外营
造一些公共空间。当时，建筑师们在这方面做
了很多研究。但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留给我
们细化研究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在空间尺度的
把握等方面应该更精细、更有耐心一点。

思南公馆是幸运的。街区风貌保护工作基
本完成以后，业主方做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在整个施工完成以后， 在这个空间里策划、组
织了大量公益性强且面向整个城市的公共文
化活动。如果没有他们后续的发力，思南路历
史街区很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或者只是成为一个供人消费的空间。这在上海
这样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的高速发展期里是难
能可贵的。

研究是风貌保护的前提

解放周一：十余年，您参与了上音歌剧院
的新建。很多人以为上音歌剧院是一座全新的
建筑，为何也会面临历史风貌保护任务？

邵甬：上音歌剧院的情况比较特殊。这块
地属于上海音乐学院。拥有一个可以为全校师
生提供教学实践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场所，是几
代上音人的梦想。但因为这个基地所在的区位
太重要了，位于上海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
风貌区（以下简称“衡复风貌区”）的核心区域，

受到一系列风貌保护方面的硬约束。

上音方面曾面向全世界进行建筑方案招
标，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既满足校方需求，又能
与周边环境风貌相契合的方案，可惜因为种种
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2014年，我在徐汇区规划与土地管理局挂
职副局长一年， 分管风貌区保护与管理工作。

上音是其中一处很重要的工作点。 在此机缘
下，我了解了上音方面的难处，提出通过做研
究来寻找项目的突破点。毕竟，对于这样一个

规格的设计而言，请建筑大咖来做设计并不难，

难的是做出真正符合要求的设计。 如果设计者
对所在基地的历史、文脉、风貌、环境以及建筑
功能没有深入了解，是很难将设计引向正途的。

所以，一切工作得以展开的前提，还是要做好前
期的研究。

巧的是，当时，法国建筑师包赞巴克正好有
事来沪访问。他是法国首位获得建筑界最高奖普
利茨克奖的建筑师，擅长将一个大型建筑恰到好
处地融入街区。更巧的是，他曾参与巴黎音乐城
的设计，对音乐建筑有独到见解。在实地参观并
了解相关情况以后，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很感兴
趣，答应帮助我们一起来做上音歌剧院建设前的
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整个建筑的尺度问题与功能
定位；建成后的歌剧院到底面向校内、面向校外，

还是两者兼具；如何既体现建筑独特风格，又符
合风貌保护要求， 还能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要
知道， 上音方面对这个歌剧院的声学要求非常
高。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的合作开始了。

最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座上音歌剧院，是
法国包赞巴克建筑事务所、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徐氏声学、英国剧院设计
咨询公司等中外团队联合设计的成果。通过媒体
的传播，很多市民已经了解了这座建筑的一些特
点。比如，它是国内首个采用整体隔振技术建造
的全浮结构歌剧院，设计师通过精准、巧妙的设
计，解决了建筑紧邻轨交线导致的隔振、隔音问
题。但同样值得大家留意的是，最终实现的这个
建筑外部看上去非常低调， 却又和周边环境、和
风貌区整体融合在了一起。上音歌剧院是一个体
量很大的建筑，这是歌剧院功能要求使然。但如
果从外面看，你并不会觉得它很大。这背后靠的
就是建筑大师一系列精心、巧妙的处理，以及扎
实的前期研究。

上海有了希望坚持的方向

解放周一： 如果说，10年前的思南公馆改造
工作尚处于探索期，今天再做上音歌剧院的规划
建设，大家的共识是否更容易形成了？还是说，相
关工作仍然会遇到新的难题？

邵甬：诚如你所说，思南公馆当时的保护工
作真的是探索。在 1999年，思南路花园住宅区作
为上海市政府确定的“历史建筑与街区保护改造
试点之一”，在理念、目标和方法层面，都具有非
常特殊且重要的探索性意义。

但此后的十余年间， 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
重新划定， 每一个历史文化风貌区都编制了相

应的保护规划。市、区层面先后出台了相应的风
貌管理规定和办法。 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
领域的制度建设基本框架逐步形成。 一系列制
度建设， 使位于衡复风貌区的上音歌剧院建设
有了可循的章法。一旦遇到问题，大家一般不需
要从制度上进行探讨，更多地聚焦操作层面的具
体问题。

就像这次市、 区规划局与包赞巴克团队交
流、讨论，从一开始就同其明确，“我们会以‘巴黎
的要求’来评价你的设计。”

解放周一：什么是“巴黎的要求”？

邵甬： 巴黎对历史风貌保护的要求非常严
格，不仅城市整体控制得非常好，对街区中新建
筑与周边环境协调方面的要求也非常高。 所以，

这一次在上海，我们也希望能够在鼓励高品质当
代建筑实践的同时， 遵从严格的风貌保护要求。

希望新建的建筑能与既有的周边环境协调一致、

相得益彰。这是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应该有的一种
态度，也是上海应该鼓励、坚持的一个方向。

经过多轮次讨论，包赞巴克把更多的思考体
现在了最终的设计成果中。如今，在上音歌剧院
东面沿街角转弯处，设计师特别关注到了整个建
筑与周边环境的自然过渡与衔接，并形成一个适
度的开放空间。但是，沿淮海中路、歌剧院西侧靠
近上音校园入口的部分，无论是建筑立面，还是
其他设计细节，都处理得比较低调、优雅。大师的
作品，宛如从历史的环境中“生长”出来。

解放周一：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机制，确
保合作者之间积极、充分的交流与讨论？

邵甬：在此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机制
就是专家特别论证制度。 每个阶段成果出来后，

我们都会组织方方面面的专家，一起来看目前的
设计是否符合要求，并在讨论当中推动各种问题
的解决。

解放周一：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再生，是上海
新一轮总体规划城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站
在这个新的起点上， 上海会否面临新的挑战？还
是说，我们只要沿着既定的路，一步一步往前走
就好？

邵甬：我最近在上海又跑了几处街区。总体
的感受是，现在我们真的面临新的挑战。

如今，城市更新这个话题非常的热门。越是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越是要警惕，城市更新
成为一棵“圣诞树”，什么都可以往上面挂；我们
要注意区分，哪些项目是真正的更新，哪些则属
于城市再开发的范畴。我们还要当心，别让一些
微更新项目变味成一场新的城市美化运动。所谓
城市美化运动，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却未必能真
正切入社区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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